
   

 

 

     
 著作：佛教演讲集上  
  
世界遗忘不了的佛教巨人 

 

    释迦牟尼佛说得好：器界有成住坏空，人生有生老病死。这是诸法缘起无常的定律，说明了不论

器世间与有情世间，无时不在嬗变或突变中循环不息，迁移不停，生灭无常，不过不被粗心的人们觉

察得到罢了。 

    现在不说别的，但说太虚大师自从跑完了人生四阶段的最後阶段，乘风归去，曾几何时，转瞬又

是十年。若是一个对人类社会没有什 贡献、没有遗爱於人的普通人物，在十年漫长的时间里，也许

早已被人遗忘，可是大师便不然，他的形容虽然缥缈，他的精神却是永在，不但中国人没有遗忘了

他，不论识与不识，只要提到他的德名，一种景仰底神情，就会从形态上表现出来。 

 

    这几年我在国外生活，时时碰到国际佛教的朋友，他们对於大师，或闻其名，或读其文，或听其

说，或受过薰陶的，一提到大师的名字，他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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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异样的感觉；从这感觉里，表现了他们对於大师的甚深怀念。记得两 年前我在仰光参加第三届

世界佛教友谊会大会，几个日本佛教的代表，对 我表示在世界佛教大会里少了一个中国的太虚法

师，实是一种无比的损失 。这亦不足为奇，因日本的佛教传自中国，与中国向有兄弟国之称；而大 

师生平又曾多次到日本讲学，留给日本佛教界的印象比较来得深，所以他 们感慨到大师的早逝，是

世界佛教运动中的巨大损失，并不算得稀奇。稀 奇的，是一个阿利维亚的佛教代表庆喜比丘，在民

国廿一年曾到过南京听 大师开示，并从大师请示研究中国佛学的门径。後来在他的国度里，从报 章

上看到大师示寂的消息，据说曾经有过几天精神上的不愉快。还有一个 锡兰佛教的居士代表，他除

了对法舫法师的早逝表示惋惜外，对大师的不 在住世，认为丧失了世界佛教的一盏明灯。 

    最近我代表星洲佛教出席在尼泊尔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友谊会，在大会 中知道除了主席团的马拉

拉式葛拉博士是景仰大师的人物外，还有一个法 国巴黎的女代表卡波蕾女士，和一个七十岁的蕾士

曼女士，都是崇拜大师 的信徒；尤其是後者，现正从事研究中国的大乘佛学，对大乘佛学的趣味 极

其浓厚。她是当年大师游化欧洲在巴黎哲人厅说法时，与许多名流学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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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听讲後而皈依佛教的。她曾对密斯毕（俊辉）感慨地说：「太虚大师 有一个伟大的脑袋，装满

了一袋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，而且还能发挥他的 威力，震警了全球。他去了，现在还有谁能继起

呢」！我们听了她的话， 没有什 可答，只觉相对黯然！ 

    我们未到尼泊尔之前，经过加尔各答，那里有个摩诃菩提学会，是锡 兰达磨波罗居士开创的，

距今已有几十年历史了。在马拉拉博士「锡兰的 佛教教育」一文中说：「锡兰有两个有五六十年历

史的教育机关：一个是 佛教通神学会，办有学校三百余所，学生七万多人，占全锡兰学生人数五 分

之一。创办人是美国的奥尔克居士。一个是摩诃菩提学会，办有学校三 十余所。创办人是达磨波罗

居士。现在欧美各国都有分会，总会已移来印 度」。现在印度的分会，也已有了二十所之多。达磨

波罗在世，与大师早 有往来。在加城建筑总会会所，大师曾为代募卢比二万，建筑第三层楼房 （星

洲代表团此次即寄往此楼。）在楼下大门内的左壁，还刻了一块纪念 大师的石铭。因此，会中的主

持人如紧那伽那罗法师、法理性海居士等， 他们对大师都是相当崇敬，知道大师不但是中国的佛学

家，亦是世界的佛 教学者。我曾在该会的欢迎会上请到大师与达磨波罗居士的交谊，与复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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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佛教，发扬世界佛学，不但两者在思想上有共通之点，就是为教为人 的志愿与目标也是相仿佛

的。现在他俩虽皆辞世，成为中锡历史上的人物， 但是他俩的巨大眼光、巨大魄力、巨大精神，都

值得我们中锡两国的佛教 徒来纪念、来学习、来步式的。如果不是大师留给国际教友们的印象特别 

好，特别深，那末我虽然说了这些话，也不会有什 意义与作用的。可是 我的话引起了他们的同情

与注意，又足以证明国际佛教的朋友们，还没有 遗忘了太虚大师??这个划时代的佛教巨人。  

    至於我国的佛教学者侨居印度的，如谭云山教授和周祥光两博士，更是倾 诚大师的人物，经常

在印度国际大学等处不但宣传中国佛法，并且介绍大 师的佛教思想给国际的朋友们。据周博士最近

寄给我的书信，还说到他现 在正在从事译著一部「太虚大师的评传」，来作为纪念大师示寂十周年

的 礼物。  

    再说到缅甸，大师在仰光的佛教界，还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。在十 五年前，大师为了宣扬佛

教和平，辅助抗建事业，曾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 游化东南亚各佛教国。当他抵达仰光，千余万人，

夹道相迎，香花罗拜。 缅华人士欢迎的盛况，比一个国家的元首到来还要热烈。现在大师虽已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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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十年，他们回想前情，还是历历可数，谁说会淡忘呢！最有意思的，是 这次主动欢迎我们的林世

义居士，原来他是一个道地的基督教徒，全家老 小都是信基督教的；而在大师当年到达仰光的次

日，忽然自动地来一个明 智的转变，跑来大师跟前，膜拜皈依。这件事，在仰光的佛教界，至今引 

为美谈。其他文教工商各界的人士，对於大师的崇仰，自然还有很多。如 果不是十年前的播种，那

有今日的热烈场面的收获呢？ 

    上面说的这些地方，都是大师生平游履所及的，就是他没有到过的地 方，如泰国的曼谷等处，

也一样地有许多人遗忘不了大师。曼谷的中华和 龙华的两大佛教机构，是侨胞中历史最悠久的研究

学术的社团。其中有许 多社员，都是由通讯方式皈依大师的。尤其是龙华教社，还为大师建筑了 纪

念堂与舍利塔，使大师的道影永远印在中泰人士的脑版上，永远也遗忘 不了。  

    总而言之，自从民国十七年大师游化欧美之後，在世界佛教运动的时 潮中已掀起巨浪。廿多年

来欧美佛教徒谈到东方佛教，莫不知有大师其人， 大师其事；而对大师辞世的消息传来，亦莫不生

起无限的哀思与凭吊，这 在中外各种报章杂志上，我们是时常可以看到的。为何大师在国际之间也  
 

186 

不会被人遗忘呢？我想只靠大师的学识渊博，志行高洁还不够；那具有革 命家的热情与魄力，宗教

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与器度，也正是造成他千万 人遗忘不了的因素吧。我希望今日为教致力的佛教

青年，都来学习这一点 ，用这一点来纪念大师，也即是遗忘不了这个划时代的佛教巨人！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历二五?一（一九五六）年二月二日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见海刊三十八卷三月号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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